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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每个人都拥有金色的童年，奋发向上的青年，富有成熟感的中年和充

实安详的老年。

我已进入“货真价实”的老年。我有很多老年朋友。在京离休的老朋

友中，尚在人世的还有十几位，都是上个世纪40年代就在一起共命运的老

家伙。60年弹指一挥间，现在都是80岁开外的老人了。

人老了，记忆力衰退，做事“丢三落四”，这就是老年人的弱势。但

是，人虽老迈，大都有“忘近记远”的特点，对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事情，

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这又是老年人的优势了。

我们在京的这些老家伙们，经常有电话往来，每年还要聚会一次。每

次聚会除谈论国家欣欣向荣的巨大变化外，谈论较多的还是我们亲手创造

和亲身经历而又出现辉煌业绩的“刘邓大军”。

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共同统领和指挥的这支部队，他们二人是“一根

扁担两肩挑”，时而换肩，时而分挑，同心协力、亲密无间地带出了这支

英雄部队。后来在大反攻进入蒋管区的历史转折时刻，在群众的赞扬声中

就逐渐形成了“刘邓大军”这个称呼。

我们这些离休的老朋友，都是刘邓首长的老部下。解放战争初期，有

的在司令部工作，有的在政治部工作，有的就在刘邓身边服务，大都知道

一点刘邓首长的事情。我们之间，他们大都是“三八式”（1938年，抗日

战争初期参加革命），唯有我的资历较浅（抗日战争末期参军），但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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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时间比他们长了点。

1921年冬，我在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东王封村出生，高中毕业后，因

母亲病故，父亲患病，就在焦作市母校当了小学教员。我们家乡地下矿藏

丰富，父亲曾经营两个煤井，并在河南长葛、许昌开办两家煤炭公司，家

庭经济比较富裕，可是我两个兄长对这样的家境却非常冷漠。大哥靳思弼

（后改名李自良），1925年在上海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

担任过中共河南共青团委书记，1928年在开封被捕入狱，后被枪杀，现为

革命烈士；二哥靳思傑（后改名金紫光），抗战开始在南京金陵大学毕业

后，不辞而别，直奔延安去了。我在焦作任小学教员期间，父亲也病重医

治无效辞世，家中的财富就交由大姐夫（他经营盐业）全权管理了。

1945年夏，因被国民党道清支部盯上，我决定离开家乡。一天晚上，

我在向导陪伴下，摸黑直奔太行山上，受到我老同学的欢迎。他们开出介

绍信，拟送我去抗大六分校学习，后来同乡同学靳尚江告诉我，晋冀鲁豫

边区政府成立北方大学，校长是历史学家范文澜，延安还来了一些名教

授，如罗青、艾思奇、刘大年、张光年、陈唯实、荣孟源、尹达、陈荒

煤、吕班等，是解放区比较正规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于是我改变主意，直

奔河北邢台，考入北方大学教育学院历史系（后来学校迁至山西潞城高家

庄）。学校生活虽然艰苦，但思想没有负担，精神愉快，在校和另一同学

办了一个《砥砺》墙报，闲暇时还自拉自唱京戏。在校方的鼓励下，我在

同学中招揽京剧爱好者30多人，生旦净末丑都有，很快组建了平剧院，上

演的第一个剧目是《逼上梁山》（我主演林冲）。范校长是浙江人，但他

喜欢京剧，每当我们演出，他和夫人都到场观看。后来还为高树勋起义部

队演出了《白毛女》（我饰演黄世仁）。

一年后，大约是1946年冬，在我们将要毕业时，晋冀鲁豫野战军派人

来校选拔干部。第一批挑选了17名学员，我也是其中之一。

从学校到部队，在我思想上是个极大的跨越。我们背着背包通过平

汉铁路敌人封锁线，到达河北与山东交界的馆陶，野战军组织部白冰科长

（后改姓杨白冰，曾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与我谈话说：看了你的档案，调

你去文工团工作，有什么意见？我就讲了自己对部队不熟悉，想去基层锻

炼的想法。后来我就去了7纵队骑兵团，被任命为宣教干事。由于思想上

有充足准备，很快就能和战士们融合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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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７纵队和１纵队合并，政治部主任王辉球把我带到１纵队宣传

部，这里办有油印小报，我经常下部队采访、写稿、编排、刻钢板、搞印

刷，在自学中增长了不少新闻工作方面的知识。

我1947年1月入党，4月被调到晋冀鲁豫野战军刚刚建立的《人民战

士》报社。同年7月，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发布

报社人员政治命令，其中我被任命为助理编辑（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份任命

书的复印件）。从此，我就正式成为军队系统一名自学出来的新闻工作

者。作为随军记者，经常下部队采访，随刘邓大军转战冀鲁豫前线，后来

进驻南京城约半年时间，这是我参军后在一个地方住的最长时间了。

刘邓首长很重视报纸宣传工作。《人民战士》报刚刚成立，刘司令员

就为报纸题写了报名，刘邓大军到了西南后，刘邓首长又将《人民战士》

报扩编为《人民战士》出版社,既出报纸（连以上干部读物），又增出

《人民战士》杂志（战士读物）。报纸是刘司令员题名，杂志题名应请邓

政委来写。出版社领导把这项任务交我去完成。邓政委很爽快就答应了，

一连写了四个“人民战士”，叫我们回去选一个就是了。

1955年，中央军委决定筹建《解放军报》，在各大军区抽调一批“秀

才”来京，我们西南军区也调来十多人。在新调来的干部中，有上校、中

校、少校和大尉军官，我当时是大尉军衔，在这批“笔杆子”中，我只能

算个“小弟弟”了。在分配工作时，我提出对编辑部的内勤工作不太熟

悉，我的身体强壮，还是搞外勤当记者下部队采访为好。领导认为我是从

西南来的，就派我去成都军区组建记者组，我任组长，后来还兼任成都军

区新闻科长。成都军区是个大军区，管辖四省一区的驻军（四川、云南、

贵州、西康，后来西藏驻军也划归成都军区管辖），我在这里一干就是11

年。其间，在福建前线采访一段时间，还到朝鲜志愿军总部任《解放军

报》记者一年，直到志愿军从朝鲜全部撤军回国。在撤军前，周总理带领

陈毅、张闻天、粟裕到朝鲜与金日成谈判撤军问题，我有幸跟随周总理采

访活动一段时间，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独家新闻、通讯和照片。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被调回报社，曾在“中央文革”

《快报》组工作几个月。“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

浩劫，《解放军报》也毫无例外乌云蔽天。1967年初，报社总编辑胡痴被

打倒，其中有一条罪名是“假”党员。胡痴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无疑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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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个“假”的，被关了起来。后来又节外生枝，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

烟云笼罩着我。一直到林彪夺权的阴谋败露逃跑，在蒙古飞机坠落摔死，

我才得以解放。

1978年，成都军区《战旗报》社缺少领导，军区首长对我较熟，就

向总政提名要我去帮助工作。到职后，我出任军区政治部直属党委委员，

《战旗报》社党支部书记、副社长，一干又是五年。1983年，我已62岁，

超过了离休年龄两年，政治部主任与我谈话，想调我去政治部政研室搞调

研工作。我谢绝了领导让我退居二线的好意，要求一退到底，让那些有才

能的年轻人站上来发挥他们的活力吧！

1983年秋，我回到培育我成长、热情关怀我的《解放军报》社，很快进

入了总政阜外干休所（在《解放军报》社院内，由军报代管）。有吃有穿，

有房有医，还有干休所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可以尽情去享受自己所希望的

晚年乐趣了。可是刚刚离开工作岗位，失去工作的空虚感不时袭来，总觉

得很不自在。此时，我二兄金紫光（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觉察到我的心

思，提出让我写点东西，写写长征精神。他为我提供了很多资料。我自己也

觉得虽然年纪老了，但智力尚未衰退，重操笔杆还不是太困难，于是就伏案

写作。1991年，一本60万字的《伟大长征》，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

年，将过去随军采访的一部分通讯、特写、散文等编辑成册，题名《征程随

录》，由长征出版社出版。1996年编著的《外国人笔下的中国红军》一书，

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参加《陈奇涵传》（上将军衔）的编写

工作，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在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姜思毅的领导

下，又参与编写《刘邓大军史话》，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2001年，由军委

副主席刘华清牵头组建一个庞大的“刘邓大军图文志编辑委员会”，黄镇夫

人朱霖担任总策划，我被聘为副总编辑，编撰一部《天下之脊》（四卷八

册），2004年8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参加部队后，曾先后得到华北、中原、淮海、渡江、西南、西藏等

各次战役、战斗纪念章以及抗美援朝纪念章；1956年获得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颁发的解放奖章；1988年获得由中央军委颁发的独立功勋荣誉章；2003

年，被总政治部直属党委评为“总政先进离休干部”，并颁发奖牌；2005

年，获得由胡锦涛主席题写章名，由中央军委、国务院、国防部颁发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还曾获得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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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和“老新闻工作者”证章。

本书出版之前，我曾写了一个简要的“后记”，中共党史出版社看过

书稿后，建议将“后记”改为“前言”，并将自己的身份、经历以及与刘

邓首长的关系体现出来。

作为刘邓首长的部下，我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中间还隔着很

多层次哩。刘邓首长统率这支部队离开太行山南下，我们虽在首脑机关工

作，也只能算是一个“小卒”，听命工作。不过在战争年代，司令部和政

治部驻地都不太远，有时在田间地头经常碰见，首长还会主动打个招呼。

我们总觉得两位首长清明廉洁、平易近人，他们和我们吃一样的饭，穿一

样的衣，不同的只是在行军途中他们多了几匹骡马。

出版社要求我写自己的经历，使我陷入深沉的回忆之中。人们永远不

会忘记自己的过去，随着自己经历的不断沉淀和积累，总结出经验教训，

这就是历史。我们在京的老战友，虽然走起路来都有些蹒跚不稳，但见面

就拍着大腿说：“我这辈子两条腿立了大功啦！”

从1945年8月解放战争开始，刘邓首长率领这支野战部队，从太行山

的上党地区打出去，三出陇海，四跨黄河，转战冀鲁豫平原。在冀鲁豫皖

苏五省交界之鲁西南一带，展开自卫反击作战，揭开了大反攻的序幕。接

着，乘势千里跃进大别山，进行无后方依托的作战，给蒋介石造成极大的

威胁。从大别山转出后，逐鹿中原，打了一场举世闻名的淮海大战，马不

停蹄，又抢渡长江，占领国民党首都南京。然后，又直驱祖国的大西南，

连续解放重庆、贵阳、昆明、成都、拉萨等大中城市。1952年9月，将五

星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这都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

人们常说三年解放战争，实际上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中整整打了七

年。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刘邓首长正在积极准备进军大西南。

在这漫长的七年中，刘邓大军跨越了19个省区，扫荡了大半个中国，

从3万精兵发展壮大到120万大军，展现出惊天动地、波澜悲壮的战斗场

景，反映出刘邓首长的雄才大略和恢弘气魄以及高超的指挥艺术。同时，

也充分反映出广大指战员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去英勇战斗，发挥

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近几年来，关于歌颂刘邓大军的作品有多种版本问世，也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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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个别作品史实不够准确，夸大渲染，甚至有胡编乱造之嫌。比如

在大别山反“围剿”斗争中，领导机关都已分散，我以随军记者身份一直

跟随6纵队54团活动，后来曾经以日记形式写了一篇《九天强行军》的残

酷经历。可是有一本书运用这个史料，竟将我写成团政委带领全团抗击

敌人九天九夜的故事。这类不顾历史事实，随意想象描写，只能算是“戏

说”、“演义”之类，如果作为历史读物，也只能算是赝品了。

老战友们心里都很郁闷，力主要把刘邓大军七年的历史连接起来，写出

一部比较完整、准确而有可读性的军史来。大家扳着手指计算：我们有大量

珍贵的历史资料；而这些已经公开发行的史料中，有不少又是我们这些老人

所写；我们有耳闻目睹的感性素材。以刘邓首长为轴心，写出他们二人“气

吞三山”的全貌，留给后人，这也算我们晚年应尽的一点义务吧。

但由谁来执笔完成这一任务，却遇到了周折，几位能操笔杆的老战友

同声道出苦水：年迈体衰，疾病缠身，都有难言之隐。按照他们的说法，

我却成了“壮丁”。其实，我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只能算个“纸老虎”。

从年龄计算，我也将要跨进88岁门槛，还动过几次手术，体内还装有起搏

器和支架呢！但如若把这个写作计划搁置下来，再耽搁两年，这些珍贵的

历史资料，只有沉寂在脑子里和书柜里了，实在可惜。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过：“60岁以后才是真正的人生，青年时期增

长才智，老年时期则会运用才智。”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具普遍性。本人

自知才智有限，但为了实现这一企望，不揣浅陋愿意努力一试。虽然还不

及“老有所为”之说，也算发挥一点余热，走出我这辈子的最后一程吧！于

是，鼓起勇气，重整旗鼓，眼力不济，就用放大镜辅助，最后在逯弘捷、吕

小宁、宗荔三位同志的帮助下，为我打印和誊抄，花费两年时间才算完成。

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中，毫无疑问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也付出了

重大的代价，伤亡和失踪约20万人。这些烈士和伤员们，都是解放军的优秀

指战员，是人民的好子弟，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他们的功绩永垂青史。

本书写出之后，得到我的挚友乔希章的热情帮助，在中共党史出版社

的极力支持下，终于顺利出版，特表衷心的感谢！

靳思彤

2008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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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开卷话刘邓

一、先言刘伯承

（一）党中央给刘伯承的致敬信

敬爱的刘伯承同志：

我们，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同

志，谨以全会的名义，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从1945年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您是历次党代表大会

的代表，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由于年龄和健康状况，您不能再参加即将

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再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崇高的品德，将为我们全党所永远怀念和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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